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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姑苏繁华图》：清代苏州城市文化繁荣的写照

范金民

内容提要 徐扬的《姑苏繁华图》，绘录了诸多市招，能够辨认者多达 260 余家，把清朝强盛时期苏州这一全国最为著名的

工商都会之地的繁盛市容全方位、直观式地展示了出来，而且这些市招反映的内容，都有相应的文献记载。《姑苏繁华图》不

独展示了其时苏州的喧闻市肆，而且将代表苏州文化的科举教育、戏曲丝竹、婚礼习俗、园林艺术等丰富内容无不尽情展示出

来。图中很多场景，或为文献所难以展现，或可补文献之缺失，成为全面展示 18 世纪早中期中国经济文化中心苏州城市风貌的

人类文化宝贵遗产。

关键词 《姑苏繁华图》 苏州 城市文化

清前期，苏州不但是全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城市，也是全国文化极为重要的中心。康熙时人沈寓就曾说，“东南财赋，姑苏

最重；东南水利，姑苏最要；东南人士，姑苏最盛。”苏州，科举教育独步全国，园林胜景天下驰名，戏曲文化璀璨夺目，婚

嫁文化饶有情趣。描写盛世苏州经济文化繁华景象的，除了大量文献记述，我们还可见到当时人以写实手法绘录下来的苏州经

济文化繁荣的历史画卷―《盛世滋生图》。《盛世滋生图》俗称《姑苏繁华图》，乾隆二十四年（1759）由著名院画家徐扬创

作。笔者既从工商角度介绍该画，现再从文化角度对该画试作探讨。

科举教育文化

“不识大魁为天下公器，竟视巍科乃我家故物。”明清两代，苏州人成为最擅长科举考试的应试高手，及第人数多、比例高、

名次前，在全国罕有其匹。清代全国有四分之一以上的状元出在苏州一府。状元之多，以致康熙年间的苏州人汪碗在词馆日，

将苏州状元夸为“土产”，令椰榆苏州少特产的同僚张口结舌。康熙末年的江苏布政使杨朝麟也感叹道：“本朝科第，莫盛于江

左，而平江一路，尤为鼎甲萃蔽，冠裳文物，兢丽增华，海内称最。”徐扬绘图的乾隆前二十年代，正是苏州科举考试中第人数

最多的时期。苏州之为人文渊蔽，既得力于雄厚的经济实力，更得力于塾学、县学、府学、书院教育的发达，还得力于全社会

好学勤学、重教重考的良好风尚和义学等社会办学的善举。家庭之培养，师友之提携，环境之熏陶，所有这些，使得苏州人在

科场考试中居有最为显赫的地位。《姑苏繁华图》有反映苏州人读书和应考的诸多场景。

灵岩山村前就有一家书塾，一位馆师似乎正在考查一个学童，另外两个学童正在看书，旁有一个仆役在洒扫。小小村塾的

景象真切感人。此即徐扬在自跋中所谓“万卷书香，或受业于先生之席”的场景。

灵岩山枯岭之西，则有一座书楼坐落于茂林修竹之中，一长者正在挥毫，另一人正在冥思苦想。苏州的不少文人，就是在

这种幽静的环境中完成考前学业的。后述构造遂初园的吴锉，就是在他的“瑛川书屋”训课其子的，后来其孙泰来终于高中甲

科。

在山塘桥的西桥瑰，还坐落着一所义学。小门上写着“义学”二字。三间书屋中，塾师正在辅导九个孩童功课，其中一个

被罚下跪，一个正在聆听讲解，另外七个在两间书屋内读书讨论。义学是为族中无力攻读的贫寒子弟而设的，最早创于北宋范

仲淹建立的范氏义庄。清前期苏州义庄开始增多，大多设有义学，以供族人读书。工部郎中蒋文谤就在半塘彩云桥设立了义塾，

以教族中无力子弟。清中期清节堂等慈善机构也设有义学。

苏州既为人文渊蔽，府学、县学屋宇宏敞，生员众多，成为乡、会试的主力。在成为生员前，童生皆应参加所在县、府的

考试，即县试、府试。《姑苏繁华图》就绘下了在苏州知府衙门举行的府试。大概因为考生太多，或者因为严肃监考，府试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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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像其他地方那样在府学举行，而是安排在府衙。衙内披红挂彩，应试考生密密麻麻地挨挤在设于两庞的考场内，似乎考试正

在进行中。大门、仪门重重关闭，各有官员严密把守，气氛森严，监考吏役似乎正在听候主官分配任务。这就是徐扬在图跋中

所说的“三条烛焰，或抡才于童子之场”的景况。如此庄重而又宏大的府试场景画，可能也是难觅其双的。府衙大门前临时高

竖“天开文运”横匾，红底黑字，十分醒目，衙前站满了执事员役和围观者。衙前横街两旁牌楼，右首为“吴中天府”，左首

为“春申旧迹”，显示出苏州深厚的文化底蕴。衙西为商肆，路北有“三元斋”糕团店，大书“状元糕”的红色招牌，路南是

文具店，也大书“状元考具”、“三场名笔”、“试卷”等市招。这些讨口彩的市招，迎合了考生一心考个好名次的心理。所

有这些，连同透过骨门城墙远远可见的苏州府学，木读迎亲队伍中的“翰林院”、“状元及第”等道具，以及散布在各画面中

的十余处文化用品商店，营造出了苏州浓厚的考试文化气息，使人自然地 154 将苏州文化的昌盛与全社会注重考试的气氛联系

在一起。

曲艺丝竹文化

苏州又是极为著名的戏曲中心，沈朝初《忆江南》词所谓“苏州好，戏曲协宫商”。章法《竹枝词·艳苏州》所谓“家歌

户唱寻常事，三岁孩童识戏文”。《竹枝词·说苏州》所谓“不拘敷粉与烟薰，七八年头学戏文”。清中期吴江黄鲍子《续咄

苏州》更谓“生得男儿貌可观，学须歌曲动人欢。男身偏作女身事，夜夜相陪大老官”。吴人本有善讴才能，擅长将水乡风光

形诸歌词，古乐府有《吴趋行》，唐初人谓“吴声清婉，若长江广流，绵绵徐游，国士之风”。自明后期“魏良辅创为新声，

梁伯龙制为艳词”，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，“顾古调不作，兢为新声，竹肉相间，音若丝发”。从此昆曲流行全国，形成南昆、

北昆两大支派，而又出现“四方歌者必宗吴门”的局面。康熙时，据说苏州一地戏班多达千计，其中以寒香、凝碧、妙观、雅

存四大戏班最为有名。梨园子弟成为文人汪碗夸耀的两种苏州“土产”之一。雍正、乾隆时，苏州“城内城外，遍开戏园”，

戏剧演出，“昼夜不绝”。乾隆中后期，苏州集中了 70 余个戏班，来自全国十几个省域。据说苏州原无戏馆，民间凡酬神宴客，

优人在虎丘山塘河中卷梢船上演出，观众坐在周围的沙飞船、牛舌小船上观看。因为水上观戏有覆溺之险，雍正时有人驾屋为

戏馆，随后群起仿效，不久戏馆即多达 30 余家，戏剧演出由摇摆晃荡的水上卷梢船移到了岸上固定宏敞的戏园。这些戏园，因

为商家会馆宴客而产生，因而分布在市肆繁盛的金、闻一带。乾、嘉之际，“盖金、间戏园，不下十余处，居人有宴会，皆人

戏园，为待客之便，击牲烹鲜，宾朋满座”，人称“金、阎商贾云集，宴会无时，戏馆数十处，每日演戏”。徐扬生活的时代，

正是苏州戏曲最为兴盛的时期，《姑苏繁华图》绘录的金、间一带，又正是戏馆最为集中之地，所以图卷中有多处戏剧场景。

展开图卷，刚到木读，在斜桥桥瑰临河的厅堂内，有两人相对而座，其中一人弹奏着三弦，另一人伴奏，手持乐器似为琵

琶，正是有名的苏州三弦琵琶弹唱，这是百姓人家自娱自乐的形式。康熙皇帝对三弦弹唱也怀有浓厚兴趣，曾要人问 80 余岁的

南府教习朱四美，“琵琶内共有几调，每调名色原是怎么起的？大石调、小石调、般涉调这样名色知道不知道？还有沉随、黄

鹏等调，都问明白。将朱四美的回话叫个明白些的著一写来。”康熙、乾隆祖孙两人各各六次南巡，在苏州几乎每次开宴演戏。

康熙四十四年（1705）第五次南巡，在苏州连驻六天，苏州织造李煦每天进宴演戏。李煦甚至“寻得几个女孩子，要教一班戏

送进，以博得皇上一笑”。李煦还曾与江宁织造曹寅选送乐器制作高手进京。乾隆时苏州评弹艺术已臻成熟，著名弹词艺人王

周士曾奉召至御前演唱。可见徐扬绘录下三弦弹唱的场面，与实际符若印契。

后述木读遂初园中则是一幅堂会场景。轩厅上座席环列，高朋满座，正在演出堂会节目。前轩铺有地毯若舞台，台上有青

衣、童子二人演出，剧情似为南戏四大名剧之一的刘剧《白兔记》。图中已演至咬脐郎出猎追逐白兔而与母相见的一幕。坐地

而泣者为李三娘，肩担木桶者即代母挑水的咬脐郎。这类情节的戏，江南人是百看不厌的。怀青桥畔，又有一大户人家延请优

伶在楼台献艺的情景。楼台正中红毡一方，一女子歌舞其上，体态轻盈，婀娜多姿；旁有乐师二人，一操琵琶，一操管笛，为

之伴奏。厅堂上端坐二人，稍向前倾，大概一客一主，旁有侍者二人趋候，邻家闺阁女子也掀帘谛听。当时虽然已多戏园，但

条件优裕之家仍喜招请戏班在家中演堂会，自在而惬意。像瑛川吴氏这样时当全盛的书香门第，举办堂会是最时髦的雅事。徐

扬此图正是当时苏州文人娱乐活动的写照。

图卷在狮山之前，又是一番春台社戏场景。在高扬着“恭谢皇恩”的蟠旗下，临河处一座扎彩的戏台，正在上演社戏。戏

台上有演员三人，一黑衣男演员手持小铜锣，一女演员腰系花鼓，一公子模样者上前作调戏状。这可能是明代传奇《红梅记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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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的一出《打花鼓》。这是乾隆时著名的时剧。戏台后部有乐手三人，即俗称“场面”。其侧有人正将一盘糕点送上戏台，似

为祈求祛灾降福的祝愿吉样物。台下观众人头攒动，足有数百人，四周还有人从田间小道或坐着小船赶来，有杖策的老者，也

有随大人而行的孩童，还有负担前来做生意的小贩。台前已挨挤不开，后至者只能站在条凳上引颈而观，更有攀于树上者，立

于船舱顶上者。戏台左边的席棚下，则站立着观戏女子。观者皆神情专注，懂戏者好像在为人指点解释。春台社戏是大众娱乐

活动的重要形式。嘉、道时苏州人顾禄记道：“二三月间，里豪市侠，搭台旷野，醛钱演剧，男妇聚观，谓之春台戏，以祈农

祥。蔡云《吴狱》云：‘宝炬千家风不寒，香尘十里雨还干。落灯便演春台戏，又引闲人野外看。”’图卷中戏台左旁的女子

席棚，正与章法《竹枝词·说苏州》的描写吻合：“台戏傍边搭小台若高若低，若大若小，若远若近，上或遮日，旁无物孪，

家家先送女人来。未开场候由人看，临了还看逐队回半日神魂消荡，此刻悠然目送而已。”徐扬这个内廷画院供奉，不仅绘画

士夫堂会，而且照录了大众娱乐的热烈气氛。

在热闹场所间门月城南侧，徐扬又绘录了一幅江湖卖艺场景。城脚下，一女子手持长竹竿正在表演走绳索，整个南码头挤

满了围观的人群，楼上的商铺伙友也纷纷推窗观看。苏州这一富庶繁华之地，四方来此游串谋生的江湖艺人终年不断，有耍猴

舞狮、飞叉吞火、小曲莲湘、十锦戏法等，五花八门，不一而足。乾隆时人顾公燮说：“以吾苏郡而论，洋货、皮货、衣饰、

金玉、珠宝、参药诸铺，戏园、游船、酒肆、茶座，如山如林，不知其几千万人。有千万人之奢华，即有千万人之生理。”乾

隆《吴县志》也说：“幸有豪奢之家驱使之、役用之，挥金钱以为宴乐游冶之费，而百工技能皆可致其用，以取其财，即游民

亦得沽其余润，以丐其生。”图中出现的江湖卖艺场景，正是“游民亦得沽其余润”的生动写照。

仅仅一幅图，徐扬择取典型场景，画笔所及，兼及苏州戏曲文化从高雅堂会、三弦琵琶、春台社戏到街头杂耍的各个层次，

以图卷的形式，较为全面而又形象地展示了清中期苏州戏曲文化的繁盛景况。

婚礼习俗文化

康熙《苏州府志》载当地婚礼习俗谓：“婚礼通以媒约，先纳采曰拜门，后纳征曰行聘，有道‘日有催妆’。……吴县西乡

迎娶皆用小锣引导。女出阁，有踏颤跨鞍之仪，上百子花髻，以莽纬帐遮围之。夫家送酒二蹲、鸡泵二物，曰‘合蹄鸡’、曰‘鸡

鸣酒’礼。花灯鼓乐导引彩舆入门，有迎龙、牵彩、傅席、坐床、合晋、掠鬓之目。小舅十余龄者选亲曰‘保嫁’，设席款之曰

‘卯筵’。新妇三朝庙见，七日上现，以礼物见于舅姑，一月则归宁。”通过媒灼订亲后，男方就要向女方送彩礼、聘礼，以及

逢年过节时的节礼，所以当地人称“日有催妆”。这是男女双方自送庚帖订亲到新婚后新娘回娘家的全过程。

《姑苏繁华图》则出现了两处婚礼场景。一处在木读镇中心。河中一条扎彩大船，船头上歇了一顶四人抬花轿，轿子前有

一人引领，轿子旁后站立着披了红绸的迎亲人夫，船舱内只剩二人在向外观望。大船右前方一条小船，一支 11 人的迎亲乐队，

或坐或站，吹喇叭的，吹笙管的，敲锣的，打鼓的，正热闹着。大船前一条小船，挤满了擎着“翰林院”、“状元及第”字样

纱灯的男男女女。婚礼船队正缓缓通过热闹的木读中市。两岸以及临街店家住户多在观看议论着这支婚礼船队。需要指出的是，

对这一婚礼场面，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张英霖、姚世英所作的图版说明称：“观前行之船所载书有‘翰林院’、‘状元及

第’等字样的盗灯，似为状元府的迎亲船只。”秉馄在《清·徐扬（姑苏繁华图）介绍与欣赏》中也以“木读镇与状元船”为

分标题，认为“这大概是中了状元授职翰林院回乡夸官的游河船只，也或许是迎亲船”。实际上，当时民间娶亲也习惯用翰林

院衔及官衙排场，以壮场面。康熙末年昆山人章法《竹枝词·艳苏州》其七就记录了这一有趣习俗，谓：“平民娶妇轿非凡不

徒锦慢刻丝，并装细巧戏文故事，或五彩缝绢、纱罗、绸缎，巧扎十二宫人。至于崇基楼阁，悬列花灯，四抬四扶，八抬八扶，

皆数见不鲜矣。四匹红罗仆作衫非自己仆即亲戚家人，再不可得，倩人可也。然必朝靴金花，四人列于花桥之前。百对花灯有

充灯头者，家备艳丽宫灯、明角奇式红灯，与各乡宦官街付灯、打灯。遇事一呼则人灯毕至。红黑帽衙门可借，泛地可送，贪

其酒饭与喜封也。或货其衣帽自扮，或向社会挪用，必有开棍鞭子，遇转湾处吹喝声长。至于临门升炮，尤其常事。高捎掌扇

翰林衔用红纸书‘瀚林院’三字以贴之。今闻脚夫家‘肃静’、‘回避’金字牌，金鼓、旗、银瓜等件，无一不备。”这些记

载简直就是对上述迎亲仪仗的注释。章法还记了一则轶闻：“昔苏州周卜二在维扬，维扬人卒问曰：‘何故汝苏州庶民俱不娶

妇？’周曰：‘来也。’人曰：‘我前寓苏，见迎娶皆翰林院之伞与掌扇也。’卜二舌剑唇枪，时亦为之默然。”可见无论士

夫庶民，每家娶妇都以“翰林院”字样装扮场面，寓意子孙科第发迹。徐扬的《姑苏繁华图》使我们在文献记载以外能够一睹

当时民间娶亲的现实情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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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一处场景在黄鹏坊桥弄。夫家已将新娘接到了家。大红灯笼高高挂起，大红彩慢横披，红绸如意结飘垂，亲朋好友、大

人小孩点缀其间，新婚人家一派喜气洋洋。花轿尚停在院中，嫁妆一字顺排在门外，正在陆续往新房中搬。鼓乐声中，室内婚

礼正在进行。男方父母端坐堂上，在老者司仪的吃喝声中，已经到了二拜父母仪式，大红拜垫上，新郎已经跪下，新娘则俯身

前趋，欲下跪拜叩舅姑。门外则贺喜的亲友正纷至沓来。这就是徐扬在图跋中所说的“嫁娶朱陈，及时成礼”的具体体现。

《姑苏繁华图》中的这两处婚礼场景，将 18 世纪中期苏州民间婚仪演绎得活灵活现，惟妙惟肖，这可能是那个时代仅存的

婚礼画面，弥足珍贵。

园林胜景文化

苏州以市肆胜，也以园林胜。吴伟业《望江南》调云：“江南好，聚石更穿池。水槛玲珑廉幕隐，杉斋精丽缭垣低，木榻

纸窗西。”。沈朝初《忆江南》词云：“苏州好，城里半园亭。几片太湖堆幸崔，一篙新涨接沙汀，山水自清灵。”苏州自明

中后期兴起园林砌造之风后，伴随着物力鼎盛，清前期再掀高潮。徐扬所见，正是苏州园林全盛时期。因而《姑苏繁华图》中

绘录了苏州的不少园亭胜景。

最早进入图卷的是坐落在古镇木读的遂初园。木读在苏州西南 30 里，是南宋以来即有名的古镇。康熙二十八年（1689）第

二次南巡就舟到木读，登陆游邓尉、灵岩山诸胜，乾隆更多次到过木读。大概正因为此，徐扬绘图起自灵岩山，由木读镇东行。

古镇不独工商兴盛，而且风景优美，有法云古松、白塔归帆、南山晴雪、斜桥分水、虹桥晚照、下沙落雁、山塘榆荫、灵岩晚

钟、姜潭渔火、下津望月十景。这十景在《姑苏繁华图》出现不少。

遂初园在木读东街，吴锉所筑。铃字容斋，康熙末年任吉安知府，归田后筑此园。全园楼阁亭榭台馆轩舫，连缀相望，垣

墙缭以怪石，嵌以古木，中植嘉花名卉，“云林杳霭，花药参差”。沿着长廊西折至西南，为“拂尘书屋”，深静旷敞，林荫

如握，宜于休坐。经林丛而北，为“掬月亭”，俯临清流，倒涵天空，影摇几席，宜于赏月。自亭而东，随堤南折，为“听雨

篷”，宜夜卧听雨。东为“鸥梦轩”、“凝远楼”，宜于眺览。登楼四望，馆娃西峙，五坞东环，天平北障，皋峰南揖。楼东

为“清旷亭”，绮疏洞开，招纳远风，宜临风畅怀。自亭而南，拾瞪级，穿梅林，耸然而高者，为“横秀阁”。登阁而放眼东

北方，平畴万顷，吁陌纵横。另有“补闲堂”,平室深窝，交窗复壁，寒暑咸宜。遂初园在当时，不但木读镇上园林无出其右，

甚至在整个苏州也可谓“极园林之胜”。园既落成，吴锉请康熙五十四年（1715）状元、同时卸任告归的同乡徐陶璋为园作序，

请饱学之士、日后成为翰林院编修的沈德潜作记。锉生在徽州之瑛源，随其父侨居上海县，又由上海迁苏州，因以故里之名题

其读书室，为“瑛川书屋”。书屋蓄书万卷，皆珍本秘籍，如北宋本《礼记单疏》世所罕见。吴下知名士惠栋等皆前往切磋，

吴家遂以“磺川吴氏”而大著。吴锉在园中，“日取经籍，训课其幼子，暇则登高眺远，揽山色波光之秀”，优游林下。

吴锉故后，书籍散逸。锉长子用仪，号拙庵，又购书数万卷，多宋元善本；次子成佐，号嫩庵，也重新搜罗，筑书楼三间，

题名“乐意轩”，列架而满。成佐有《乐意轩书目》八卷、《嫩庵偶存稿》八卷和《读史小论》二卷行于世。用仪子泰来，字

企晋，号竹屿，才情明秀，又藉祖、父之余荫，得以常与江浙名士王艇、王鸣盛辈流连忘返、筋咏其中，极一时之盛。十余年

后，吴泰来于乾隆二十五年(1760）考中进士二甲三十七名，成为清代木读镇上的第一个进士。乾隆二十七年高宗南巡，泰来迎

驾应试，赐内阁中书。后在京与经学大师惠栋齐名，被人目为“吴中七子”。

徐扬绘图时，正是吴家最为风光之时，也是遂初园气象鼎盛之时。可惜好景不长，不久因兄弟争产，吴氏不但出售图书，

甚至连遂初园也售于他人。叶昌炽有诗：“门外香溪送客帆，氛氯花药满灵岩。池塘犹绕孤山梦，兄弟何尝痛不咸。”叶诗描

写遂初园胜景的同时，也对吴氏兄弟阅墙的悲剧表示了深深的遗憾。从此一代名园几易其手，先后归葛氏、徐氏，园也逐渐荒

废。道光贡生长洲人王汝玉有诗感叹道：“诗酒风流一瞬余，尽多群彦集答据。荒园今日何人访，只我犹来说遂初。”光绪年

间，又由自浙江宁海县卸任归居的横金西塘人柳商贤购得。未几，柳氏身故，园遂荒废。光绪末年，叶昌炽从甘肃归，亦赁居

园中数年，采访遗文。到民国十年（1921）的《木读小志》，遂初园已被列为了古迹，可见其时该园早已完全废纪。值得庆幸

的是，徐扬在绘录木读镇市井风貌的同时，也绘录下了兴盛时期的遂初园，后人得以从图上一睹遂初园的诱人景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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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了胥门，在吴趋坊西城下，图卷中绘有布政司署旁的怡老园一角。明代苏州人王鳌，正德初人阁预机务，致政归里，喜

居山墅。其子尚宝卿延品仿照山中景致筑园以娱其乐，故名为“怡老”。此园临流筑室，旁枕夏驾湖，城墙难谍环其前，闹中

取静。园有“清荫看竹”、“玄修芳草”、“撷芳笑春”、“抚松采霞”、“闻风水云”诸胜，旁枕夏驾湖则为荷花池。王鉴

在园中，与至好沈周、吴宽、杨循吉和弟子文征明、祝允明等，时有文酒之会，筋咏酬醉，尽情徜徉。王鳌自题有句云：“吴

王消夏有残固，特起幽亭榭要津。……绿杨动影鱼吹日，红蕊留香婕护春。”文征明和作云：“名园拙曲带城固，积水居然见

远津。……江南白竺迎新暑，雨后孤花殿晚春。”。师徒唱和，在标榜澹泊之志的同时，对此胜景佳构是颇有几分得意的。康

熙元年(1662)，王鉴宅园被改建为苏州布政司衙，而仍有园庭幽趣。

画卷到了山塘尽头接近虎丘，则是一派山水自然风光。较之于城中的名园佳构，山塘园林虽然没有假山回廊，粉墙花影，

但山秀水灵，天趣自成，别有一种旷远恬静、不假雕琢的自然意境。袁学澜赞道：“夫其山塘七里，流衍青江；水阁千家，门

通画舫。旗亭赁酒，征歌尽是名妹；诗社题襟，夺锦每多才士。”函这是文人学士休闲销魂的绝佳去处。山塘街两旁，名人第

宅园林更是随处可见。如西溪有陆龟蒙寓舍；便山桥南有顾荃在塔影园故址上改建的云阳草堂，中有倚竹山房、松风寝、照怀

亭等景；通贵桥东有明代大学士吴一鹏的玉涵堂、真趣园；半塘有王稚登寓舍，陆广明及其弟仲和宅，一代名妹董小宛宅；山

塘有诗人娄坚寓舍，明末遗老姜坟兄弟寓舍；彩云里有万历时太仆少卿徐时泰的东园、西园，中有东雅堂，藏有校刊宋本《韩

昌黎集》，堂侧高垅上有“瑞云峰”，由太湖石砌成，高 3丈多，中有石屏，高 3丈，阔 20 丈，“玲珑刻削，如一幅画图”。

山塘花市，又四季有花，袁学澜谓：“垂杨多傍画楼生，烟月春江镜样平。压担红香争作市，山塘一路卖花声。”。风景如画，

花香扑鼻，传来阵阵卖花声，怎不令人如痴如醉。这也是明代以来七里山塘总是让人流连忘返时时萦怀的魅力所在。

虎丘更是苏州山林胜景的精华所在，所谓“虎丘于诸山中最小，而名胜特著”。虎丘一名海涌山，又称虎阜。相传吴王阖

阎葬于山下，三日后有白虎踞其上，因名虎丘。唐避李虎讳改名武丘。虎丘虽仅为一小丘，但丘壑雄奇，林泉清幽，胜景万状，

被誉为吴中第一胜景。唐宋以降，虎丘成为名闻天下的游览胜地。山顶有五代云岩寺塔。另有剑池、陆羽井、铁华岩、白莲池、

憨憨泉、生公讲台、千人坐、点头石、真娘墓等古迹。虎丘还是少有的人文胜地。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手书“虎丘剑池”四字

至今犹存。虎丘上有元大画家赵孟乡顷寓舍，明人沈伯大的沈氏竹亭，徐有贞读书处，沈周寓舍，王庭的王氏别业，礼部员外

郎袁襄的袁氏别业，文征明之兄文伯仁宅，制造眼镜的孙云球的宅第，清正廉明的苏州知府陈鹏年的寓舍等；剑池旁有明代大

学士申时行的寓舍；山门左有清初著名文人汪碗读书的丘南草堂；云隐庵有明末文学家张凤翼读书处。明代祟祯六年（1633)，

复社在千人坐上举行过声势浩大的虎丘大会，令后人回肠荡气。康熙、乾隆祖孙各各六次南巡，每次均游览虎丘，赋诗题咏。

历代文人雅士吟诵之作更不知凡几。由图上观之，虎丘寺之殿宇建筑已尽在画中。自下而上有正山门、二山门、五十三参、三

山门、大雄宝殿、千佛阁、伽蓝殿，最高处即云岩寺塔，山腰有石梁飞架两崖，俗称“双吊桶”，其下即著名之剑池。剑池又

为虎丘风景最胜处，故“虎丘剑池”已成为苏州古老美丽的象征。《姑苏繁华图》后，乾隆末年有陆肇域、任兆麟的《虎阜志》，

卷前绘有《虎丘山塘图》、《前山图》、《后山图》、《虎阜十景图》等，虽然文物古迹罗列详备，但无彩色图卷的绚丽多姿。

综上所述，徐扬绘图的时代，正值苏州经济文化繁荣昌盛的鼎盛时期，一轴《姑苏繁华图》，不独展示了其时苏州的喧闻

市肆，而且将代表苏州文化的科举教育、戏曲丝竹、婚礼习俗、园林艺术等丰富内容无不尽情展示出来。图中很多场景，或为

文献所难以展现，或可补文献之缺失，成为记录苏州文化的极为难得的有形宝贵遗产。较之其前后的相关图画，《姑苏繁华图》

更有不可替代的价值。反映苏州繁华景象的，在此图之前，有王晕的康熙《南巡图》，在此图之后，有同为徐扬画的乾隆《南

巡图》和乾隆末年英国使臣马戛尔尼随从画的图，这些图不只描绘苏州，其关于苏州部分自然无法与《姑苏繁华图》相比。反

映明清城市繁华的，在《姑苏繁华图》之前，有大约成于明代嘉靖年间的反映南京风情的《南都繁会图》，大约成于万历年间

的反映北京繁华的《皇都积胜图》，大约成于万历天启年间的反映南京城南市井风貌的《上元灯彩图》。这些图都绘录了不少

店铺市招文化场景，但若论数量之多和内容之丰富，可以说，《姑苏繁华图》要远胜于以前的各种图卷；这些图皆无绘制确切

年代，有的也难以肯定究为何地，因此要论时代之确切、描摹地段之明确，舍《姑苏繁华图》而无他。《姑苏繁华图》或许有

些场景算不上精致，较之《南都繁会图》和康熙《南巡图》，其艺术水准或许稍有逊色，但其提供给世人的其时苏州城市文化

的丰厚信息，却迥出其前后一两个世纪的同类画卷之上。《姑苏繁华图》堪称全面展示 18 世纪早中期中国经济文化中心苏州城

市风貌的人类文化宝贵遗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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